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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

峰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将积极推动完善全球治

理，为人类社会携手应对共同挑战作出新贡献。”［1］

公共卫生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外

交的重要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积

极融入国际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在经济卫生条件允

许下，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作出了巨大贡献，逐步

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进一步开拓了我国对外交往

空间。而公共卫生外交对提升我国国际地位做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梳理

七十多年来公共卫生外交的发展历程，探究其演进

特征与启示，把握其未来发展方向十分必要。

一、我国公共卫生外交的历史脉络

公共卫生是指“以保障公众健康与健康公平为

导向的公共事业”［2］。随着公共卫生危机日益全球

化，公共卫生与外交相互融合，只有世界各国积极

开展有效的公共卫生外交才能实现全球公共卫生

安全。公共卫生外交是“各行为主体为解决全球公

共卫生安全问题所采取的一种全球治理行动”［3］。

我国公共卫生外交较西方国家起步晚，历经曲折

逐渐成熟，丰富了我国总体外交实践。参考不同

历史时期的外交政策，结合我国开展公共卫生外

交的主要活动，我国的公共卫生外交历程大致分

为四个阶段。

（一）初步开创阶段（1949—1972年）：围绕社会

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展开公共卫生外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以西方国家为首的

国际势力对我国进行了封锁与挤压，为了在世界范

围内巩固和拓展社会主义阵营盟友，突破西方国家

的孤立和封锁，改变恶劣的外交环境，中国共产党

人实行了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倒”

的外交政策，同时支持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与解放

的事业。

在开展公共卫生外交活动中，一是接受苏联的

卫生援助。苏联对我国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主要

是医药技术和人才培养。例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

中，苏联向中国援建了2家制药厂［4］。其中，太原制

药厂和华北制药厂由苏联援建而成，厂里的研究和

生产人员都受过苏联培训，工厂制药产能得到了快

速提升，极大地改善了我国缺医少药的情况。除此

之外，参照苏联模式，“在全国各省、地市和县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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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立卫生防疫站”［5］。二是援助其他社会主义

国家卫生建设。例如，1950年抗美援朝期间，中国志

愿军就为朝鲜人民治病188.39万人次，并且向朝鲜分

享消灭血吸虫的全民卫生运动成果经验［6］；1955年援

助越南医疗器械和药品［7］；1959年帮助蒙古建设了

一所拥有100张床位的结核病疗养院［8］。三是向第

三世界国家提供卫生援助。例如，1963年中国派遣

医疗队帮助阿尔及利亚走出医疗困境［9］。除此之

外，几内亚、桑给巴尔、老挝、刚果等国家都在我国

医疗队的援助下提高了人民的整体健康水平。我

国通过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卫生合作与交流，

获得了新兴国家的广泛称赞与支持。

由于国际政治形势，这一时期我国主要围绕社

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开展公共卫生外交，积

极地通过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输

出医疗卫生人才和卫生设施建设援助等手段参与

公共卫生合作，在国际社会中初露头角。

（二）变革调整阶段（1972—2003年）：加入世界

卫生组织，参与全球公共卫生外交

20世纪 70年代，在苏攻美守的冷战格局之下，

我国外交战略为“一条线一大片”，同西方国家外交

恢复正常。公共卫生外交方面也迎来了重要的转

折点。1971年我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1972年，

我国重新加入了世界卫生组织，开启了卫生外交新

时期，不断融入国际卫生体系。

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与世界卫生组织

的合作主要在初级卫生保健和传统医学方面。例

如，在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上赤脚医生卫生模式获

得了西方世界广泛关注；针灸也受到了发达国家与

发展中国家人民的青睐。这一时期我国主要借助

世界卫生组织这个国际性大平台展示社会主义制

度在卫生领域的优越性，提供了一个适合发展中国

家健康需求的卫生模式。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以世

界卫生组织为平台开展公共卫生外交的空间变得更

加开阔，不仅仅关注第三世界国家，也开始与西方国

家展开卫生合作，如1979年与1990年分别与美国、澳

大利亚签订卫生合作协定［10］，开始引入西方国家先进

的卫生理念与技术，如美国公共卫生领域的监测方法

及监测系统；1980—2000年引进国际化的监测理念

和方法，建立综合疾病监测系统［5］。

（三）快速发展阶段（2003—2019年）：全方位参

与全球公共卫生合作

2003年“非典”公共卫生危机的暴发，促使我国

意识到单靠一国之力无法解决全球公共卫生问题，

必须采取更加积极开放的对外政策参与全球卫生

外交，以改进自身公共卫生外交某些落后的方面。

因此，我国公共卫生外交在这一阶段全方位、多角

度展开。2004年，中国卫生部与世界卫生组织就加

强卫生合作与交流方面签署谅解备忘录，并将公共

卫生优先事项与主要传染病，包括新发传染病的控

制放在重点合作领域［11］。除了与世界卫生组织的

国际合作之外，我国还进行了双边合作、多边合作

与区域性合作。

在双边合作中，我国与法美英等国扩大了公共卫

生合作范围，细化了公共卫生合作任务。例如，2004
年在中法联合声明中表示要在传染病防治在内的公

共卫生能力建设上加强科学合作与研究［12］。2005
年中美签署了《中美新发和再发传染病合作项目合

作谅解备忘录》［13］，并建立卫生合作机制。2008年

“中英卫生创新伙伴”行动计划正式启动［14］。在多

边合作中，不仅加强传统多边机构合作，而且与创

新型非政府多边机制也加强了联系，如积极响应全

球基金、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全球疫苗免疫联盟

等非政府多边机制的卫生筹资。在区域性合作中，

2010年上海合作组织召开了首届卫生部长会议，表

明公共卫生合作的机制化迈入了新阶段［15］。2015
年“健康丝绸之路”的提出将我国区域性卫生合作

推向了新阶段，“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公共卫生交流

合作紧密程度前所未有。2016年，中共中央 国务

院出台《“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

施中国全球卫生战略，全方位积极推进人口健康领

域的国际合作”［16］，公共卫生外交迎来了新的发展

时期。

（四）新发展阶段（2019年至今）：积极引领全球

公共卫生合作

我国通过积极参与全球公共卫生外交，在一定

程度上逐步完善了全球卫生战略和对外卫生援助

工作经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2019年末新冠肺

炎疫情暴发，抗疫实践表明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对能力显著提升。同时，我国尽己所能参与国际

抗疫援助，在理念与行动上积极引领全球公共卫生

合作。

从理念上看，我国秉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防控理念，坚持“动态清零”策略，呼吁国际社会积

极采取防疫措施，不要过早“躺平”。从行动上看，

我国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一是同国际社会分享

疫情信息和抗疫经验，二是向国际社会提供人道主

义援助，三是有序开展防疫物资出口，四是开展国

际科研交流合作［17］。以新冠疫苗供给为例，我国最

早承诺将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最早支持疫

苗知识产权豁免，最早同发展中国家开展疫苗生产

合作，迄今已向 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近

20亿剂疫苗，占中国以外全球疫苗使用总量的三分

之一，成为对外提供疫苗最多的国家［18］。未来“将

再向非洲国家提供10亿剂疫苗，其中6亿剂为无偿

援助，还将无偿向东盟国家提供 1.5亿剂疫苗”［19］。

·· 121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第2期 总第109期
2022年4月

并且按照二十国集团（G20）的共识，全面落实G20
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从侧面减轻公共卫

生体系薄弱国家疫后重建负担。总之，这一时期我

国充分利用各种外交场合，已经由原来被动参与者

变为积极引领者，积极发起公共卫生外交活动，以

自身行动推动国际社会合作抗疫，构筑人类卫生健

康共同体。

二、我国公共卫生外交的演进特征

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公共卫生

外交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我国在不同阶段对全球

公共卫生治理作出了独有的贡献，既满足了不同时

期国家利益需求，又推动了全球卫生外交的转

型。我国公共卫生外交起步晚、后劲足，已经成为

特色大国外交的一面旗帜，凸显了我国公共卫生

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变化。在这七十余年

的发展历程中，我国公共卫生外交进程呈现出以

下演进特征。

（一）公共卫生外交始终与党的外交方针政策

保持一致

卫生体现了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外交政策的

组成部分。如前所述，我国公共卫生外交经历了一

个逐渐开放、不断深化的过程，这是在我国外交战

略指导下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动态变化。

从“一边倒”“一条线、一大片”到“建设和谐世

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公共卫生对外工作也随

之做出了调整。例如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开展公共

卫生外交活动的对象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

世界国家，形式主要是进行单边卫生援助。改革开

放之后，以世界卫生组织为平台，公共卫生外交对

象逐渐扩大，参与全球公共卫生外交的形式逐渐多

样化，合作共赢占据主导地位。进入新时代，我国

的外交理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因为人类社会需要

守望相助，整个国际社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016 年，习近平首次提出“健康丝绸之路”倡议，

2020年又提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倡议，从整体

层面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实

施。总体上看，我国公共卫生外交始终与党的外交方

针政策保持一致，始终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以卫生

视角顺应不同时期国家外交发展战略的需要。

（二）公共卫生外交逐步由局部交往向全面交

往转变

回望过去七十多年来我国参与全球公共卫生

治理的历程，可以看出我国参与全球卫生外交的范

围由局部交往向全面交往转变。全面交往主要是

指对外公共卫生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大与提高，呈

现出两种表现。

一是表现为对外公共卫生内容日益全面与丰

富。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对

外公共卫生内容主要是举办少量跨国卫生交流活

动、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卫生人才与卫生基础设施

援助。改革开放后，我国举办国际性卫生交流活动

频率变高，对外卫生援助规模也在扩大，甚至制定

国家公共卫生安全战略。进入新时代，我国继续加

大对外公共卫生援助力度，提供中国方案，为全球

提供更多公共卫生物品。

二是表现为对外公共卫生由物质层面向精神

层面拓深。我国公共卫生治理能力在国际社会中

有目共睹，但只凭借人力、物力等物质性合作是不

足以构建全球公共卫生新格局的。因此，我国参与

全球公共卫生事务的重心由重物质调整为重思想，

更加重视卫生软能力的提升，以世界卫生组织为领

导主动创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公共卫生体系。

在维护全球公共卫生稳定的前提下，提出全球公共

卫生机制存在不公平、不合理的地方，并在重大全

球流行性疾病问题解决上提出中国方案。

（三）公共卫生外交逐步由硬交往向软交往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

际社会中关于“中国威胁论”不绝于耳，而公共卫生

外交活动是塑造一个国家良好国际形象的有效途

径之一。随着我国在全球公共卫生外交中影响力

提升，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公共卫生外交交往

方式也由硬交往向软交往转变。

硬交往指的是通过基础建设、物质援助与人力

援助等途径提升卫生硬实力的交往方式。软交往

指的是通过技术合作、经验输出与人才培训等途径

提升卫生软实力的交往方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我国就开始对外援助建设卫生院、卫生站等基础设

施，以及捐赠医疗物资和设备，“自1963年向阿尔及

利亚派出第一支援外医疗队起，50多年来，中国先

后向亚、非、拉、欧和大洋洲累计71个国家派遣医疗

队员2.6万人次，诊治患者2.8亿人次。”［20］虽然这些援

助总体成效不错，但难以解决根本的公共卫生困境，

比如医药研发技术落后、公共卫生制度不完善和公共

卫生人才短缺等。而且，我国发起的公共卫生外交活

动还饱受有些西方国家的无端指责。2016年我国明

确提出要“提升健康领域国际影响力和制度性话语

权”［21］，提高卫生软实力。如毫无保留地与国际社

会分享疾病防治、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和人才培养等

方面的实践经验，以及据理力争驳斥不实言论都在

一定程度上捍卫了我国外交话语高地。传统医学

是我国医药卫生对外交流的品牌，世界卫生组织关

于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专家评估会的报告指出，

“中医药能有效治疗新冠肺炎”“鼓励成员国考虑使

用中国的中西医结合模式”，由此可见我国中医药

对外话语传播的信服度和号召力经由多年中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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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软交往的努力有所提升。

（四）公共卫生外交逐步由参与地位向引领地

位转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公共卫生外

交的角色定位总体上呈现出从参与者向引领者转

变的特征，逐步成为推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重

要力量。

一是理念引领。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参与全球

公共卫生治理的空间较小，主要与第三世界国家开

展公共卫生交往，在全球公共卫生事业中发挥的作

用相对较弱。但重返联合国，加入世界卫生组织

后，我国开始真正走向世界公共卫生交往舞台，积

极拥护世界卫生组织的领导，频频举办国际性卫生

交流大会，扩大对外卫生援助。虽然我国积极拓展

国际公共卫生发展空间，但主要在西方国家主导下

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国际公共卫生法制偏颇，

导致我国在全球卫生外交上创造力和引导力不足，

国际话语权较弱。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

我国多次在国际场合呼吁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

体，呼吁生命生态安全一体化。西方部分国家认同

我国提出的积极防控观点，先后实施口罩令、停工

令等防疫举措，相较于持有消极防控理念的国家，

病毒感染率与死亡率有效降低。这表明生命至上

的积极防控理念更适合指引防疫行动，更利于团结

国际社会的各个国家共同抗疫。

二是行动引领。新时代，我国积极开展公共卫

生外交，积极推进建立公平合理的全球卫生治理体

系，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推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

国际社会普遍认可我国引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

作用，如世界卫生组织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特使大

卫·纳巴罗认为，中国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发挥领导、

协调作用，大力支持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抗击疫

情，在分享防控经验、提供抗疫物资、传播抗疫技术

等方面作出巨大贡献；俄中友协第一副主席库里科

娃表示，团结抗疫充分体现了中国在应对全球挑战

时的大国担当［22］；尼日利亚阿布贾大学政治学与国

际关系教授谢里夫表示，中国始终践行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积极推动并参与抗疫国际合作，为非洲

国家抗击疫情提供了宝贵支持［23］。

三、我国公共卫生外交演进的启示

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国不断接近世界

舞台中央，我国作为对外开放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

国，结合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目标，在世界外交新形

势下进一步推进公共卫生外交，推动形成全球公共

卫生治理新格局。七十多年以来我国参与全球公

共卫生治理领域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在不断提高，这

得益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公共卫生事业筚路蓝缕，领

导对外公共卫生事业披荆斩棘。以史为鉴，总结我

国公共卫生外交演进历程中的启示，有益于我国公

共卫生外交迈向新台阶。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服从党的外交大

政方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党的坚强领导

下，扫清了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开辟了我国与世界

关系的新纪元。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变幻，只要坚持

从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出发推进对外工作，就能

使外交始终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公共卫生外交

是外交事业的一部分，我国始终以维护国家和人民

利益为首要目标，在开展公共卫生外交活动中始终

与党和国家的外交大政方针保持一致，在不同时期

都维护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后疫情时代变局之

下，公共卫生外交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作为指导才能进一步维

护人民利益和国际形象。

公共卫生外交坚持党的领导，一是要以人类卫

生健康共同体理念指导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新实

践。这是因为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以来，全党的外交工作以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为目标。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是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应用，构建人

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新时代公共卫生外交的旗

帜。因此，我国参与全球公共卫生外交必须秉持人

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驻外卫生机构由党中央统

一部署，各项对外公共卫生活动在党中央的集中统

一领导之下共商共建共享，实现国家利益与国际利

益最大化。二是要提高全党卫生与外交理论水

平。党自成立以来就不缺少外交人才，也不缺少卫

生人才，但缺少卫生外交方面的人才。只有提高全

党关于卫生工作和外交工作的理论水平，才能在实

践工作中将卫生与外交密切结合，从而增强党的卫

生外交能力，统揽全局，协调各方。三是要发挥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虽然我国公共卫生外交以政府

行为为主，但各种民间组织、社会团体在公共卫生

国际交往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党员在民间组织

及社会团体中的数量不在少数，要自觉将习近平关

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重要论述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在跨国公共卫生民间交往中挺身而出，积

极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二）坚持与时俱进，提升公共卫生领域对外交

流水平

封闭导致落后，开放带来进步。我国公共卫生

领域对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与日俱增，一方面，知

识、人员、技术和信息逐渐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

我国传统中医药走向世界成绩斐然。截至2016年，

中医药已传播到 183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政府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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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支持建立了10个中医药中心［24］。

公共卫生危机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

坚持与时俱进，进一步提升公共卫生领域对外交流

水平刻不容缓。首先，要积极参与国际卫生组织活

动。国际卫生组织是全球卫生治理的重要机制，不

以一国的利益为重，而以全人类的健康优先。且通

过加入国际卫生组织机构，参与卫生法制法规的制

定，加强卫生技术的合作，能有效维护我国的权

益。其次，要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

路”自提出以来就获得 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

支持，推动了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其中的健康丝绸之路正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就卫生

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我国开展公

共卫生外交活动要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宣

传好健康丝绸之路，为“一带一路”建设贡献公共

卫生力量。最后，要推广中医药走向世界。我国

中医药事业治瘟疫、保民生历史悠久，积累了丰富

有效的实践经验。通过开展中医药交流会议、扶

持相关企业对外中医药贸易等方式进一步深化中

医药对外发展。

（三）坚持以我为主，掌握公共卫生外交话语权

“外交话语权就是通过外交话语而表现出来的

权力”［25］，尽管我国已经为增进全人类的健康福祉

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已经为补齐全球公共卫生

治理短板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但是仍然遭受某些话

语霸凌。基于此，要拒绝接受某些西方国家的强势

性卫生外交话语，逐步建立和完善自身的话语体

系，从而掌握公共卫生外交话语权，更好地维护我

国公共卫生外交形象。

一是要融通中外。坚持开放包容、融通中外，

反对闭目塞听、自说自话，是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

体系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

共产党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等一系列融通中外的新概

念、新范畴、新表述，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中国

主张和中国方案。进入新时代，迫切需要提出更多

国外受众听得懂、听得进、听得信的中国话语，努力

实现中国声音的世界表达，推动中国话语权迎来

历史性跃升。二是打破当前国内公共卫生治理遇

到的各种“瓶颈”，不断增强卫生科技实力。卫生

科技实力领先的国家说出来的话才会硬邦邦，才

会有更多的话语朋友。三是在中华传统文化基础

上打造真诚重义的公共卫生外交风格，有效加强

公共卫生外交话语的公信力、影响力与说服力。

除了发挥文化理念的指导作用，还可利用丰富的

文化资源，以青蒿素治疗疟疾为标杆，大力挖掘中

医药等文化资源，造福人类健康，打造厚重的卫生

外交文化底蕴。

（四）坚持独立自主，创新传统公共卫生治理模式

全球公共卫生外交实践一个世纪以来，“安全

化”跨国卫生治理模式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成

果，南北卫生差距依然很大。我国开展公共卫生外

交以来，不迷信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卫生治理模

式，坚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卫生治理模式。例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采用全民参与的长期跟

踪式卫生人口普查方式弥补精贵医疗设备不足的

困境，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卫生成本。如今，在推动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各项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

同时，中国在卫生领域中的治理能力也在不断提

升，卫生治理的“中国模式”日渐成型［26］。

创新传统公共卫生治理模式，是参与全球卫生

外交的题中应有之义。一是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

则，我国有自己的特殊性，在遭遇重大公共卫生危

机时，盲目寄希望于别国援助或者邯郸学步都不能

解决自身难题。同时，不强求他国照抄、照搬我国

的公共卫生治理经验，以免水土不服。二是要坚持

自下而上地摸索。许多病毒都是通过宿主接触传

播，人际接触传播范围广、影响深。因此，仅靠中央

与地方政府统筹协调卫生资源、企业提高自身医药

科研与生产能力还远远不够，必须以城区、社区为

单位提高个人卫生防护意识与卫生绩效，落实基层

群众实时动态报告工作。三是要坚持互学互鉴的

态度，积极参与先进医药技术与疾病信息的交流合

作，打破知识产权保护和疾病信息保护的人为壁

垒，最大限度降低公共卫生治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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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context，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enlightenment of
China’s public health diplomacy

CHENG Ting，TAN Zhimin
School of Marxism，Qingdao University，Qingdao 266071，China

Abstract：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China’s public health diplomacy has
experienced four stages: initial creation，reform and adjustment，rapid development and new development，and
achieved a great leap from participating in global public health cooperation to leading global public health
cooperation. In this evolution process，there are four characteristics: public health diplomacy has always been
consistent with the line and polic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the scope of communication has changed
from local communication to comprehensive communication；the way of communication has changed from hard
communication to soft communication；the diplomatic status has changed from participation to guidance. Taking
history as a mirror，the promotion of public health diplomacy in the new era must adhere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obey the party’s diplomatic policy，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opening up in the field of public health，adhere to self ⁃ centered and master the voice of public
health diplomacy，and adhere to independence and innovate the traditional public health governanc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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